
棋趣
（散文 ） 文/孙振义

工程队 棋风很 盛 。这主要是受条件限制 ，一些
娱乐 都需一定 设施 ，惟下棋 简便易行，32个棋子 ，
一纸棋盘 ，可随 身 吊 在裤带上 ，稍有空 闲 ，只需三
尺平 地 ，便 可摆开 战场 ，人 列对方 ，界分汉楚 ，对
垒厮杀 ，变 化无穷 。所以 ，参预的 人就 多 ，且妙趣
横生 。

往往 ，工 余时间 ，棋就一摊一摊地摆 了 起来 。
每盘棋 虽 只 是 两个 人下 ，但每盘棋都有一 、二十 人
围观 ，下 得 愈 久 ，围 得 愈 紧 。到 后 来 ，大 天 白 日
的，棋盘上空 却只 有一线光柱 ，其余 全让围观者堵
了。观棋的 人里三 层外三层 ，越是 后圈 的 ，脚 尖踮
得越 高 ，脖子 伸得越长 ，压得弈者 只好 弓 腰撅腚 ，
一手撑地 ，一手走子 。

几乎每张 棋盘上 ，都写有 “观棋不语真君子 ”
的警 语 ，但 几乎每个棋摊旁都喊声不绝 。这 是 因 为
人世 间 “真君子 ”本 就不 多 ，棋摊上 更是罕见 。凡
观棋 者没有 不声嘶力 竭指点江 山 的 ，而且个个双 目
圆睁唾雨 飞溅 ，想 不让谁发表见解都比登天还难 。
某队 一次组织 象棋比 赛 ，赛 前民主 商定 ：凡 多嘴者
扣罚 当 月 奖 金 。就这 ，也 不 行 ！一 多 嘴 者 被 轰 出
去，仍 在 外 捶 门 疾 呼：“快 架 炮 打 闷 宫！”下 棋
时，若 弈 者胸 无主见 ，听任观者指点必方寸大乱 ，
这样 更 易输棋 。输了 棋 ，大度一些的还好 ，硬着 头
皮受 些挖苦奚落 ，也就了 了 ；但认真憨直一些的 ，
就如 丧 考 妣 ，嘴 咧 得 比 牙 疼 还 难 受 ，让 人 惨 不 忍
睹。也 有 筋 犟 骨 硬 的 ，观 者 越 喊：“抽 车 ！抽
车！”他偏 去撑仕 ；观者再喊 “卧槽 ！卧槽！”他
却非 去攻一步 小 卒 不可 ，攻完还仰起头把观者看一
圈笑一笑 。这大都是棋 艺娴熟精于此道 ，走一步能
看几步 的 。最不幸的就怕遇上弈者和观者都是强筋
扛头 ，谁也不听谁的 ，但谁不听又 不行 。观者就叽

笑弈 者：“根本不会下！”并直接动手挪子 ；弈者听
见比 辱骂 了 祖宗 还 恼 火 ，又 见观 者 动子 ，更 如 遇 到

“ 第三 者 插足”，立时气也促了 ，手也抖 了 ，脸也青
了，眼 也红 了 ，也立马抢子 ，说不准还 会打将起来 ，
这也 不 为 出 奇 。出 奇地是观者也分两边 ，各保 其主 ，
都是精忠保 国 的劲 头 ，弈 者还 在平心静气地走棋 ，观
者之间 竟 也 有动了 拳脚的 。但在工程队 下棋 ，没有人
围观 也 不行 ，没有人 围 观 ，尤如给 儿子 结婚 ，发 出 请
柬无人来凑趣贺喜一样 ，那是很索然无味的 。

弈棋的 双 方 ，若能 只 走棋不说话或少说话倒也罢
了，大凡弈棋 者又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。往往要 发生争
执，不 发 生 争 执 ，也 要 相 互 对 骂 、挖 苦 、训 斥 、蔑
视，平 日为人处世最忌讳的一些缺陷和不足 ，在棋盘
上都 尽 可 显 露 ，没 人 计 较 ，反 添 意 趣 ，造 成一 种 气
氛。但 也 有 从 棋 盘 争 吵 到 把 升 工 资 、评 先进 、定 职
称、分房子 的事扯进来 ，那就大煞 了 风景 。大 多数下
棋者 ，还 是能把争执局限在棋盘之 内 的 。一次两人对
弈，一方 一步不慎 对 方即来吃车 ，他立马慌了 ，别 无
他法 ，忙抓车不放 ，争执不下对 方 妥协 ，说保证不吃
他车 ，他仍不放心 ，口 袋 里摸 出 一枚一圆钱的银 币 来
充车 走棋 ，真车仍死死攥在他的手心里 。

在工程队下棋必有人 围观才能下 出兴头 ，这 也要
看环境和条件 ，也有无人观战仍能杀得天 昏地暗的 。

修梅七线时 ，一单位 周 六派车送职工 回基地休息 ，
收拾好行装 等 车时 ，两职工说趁 空 “杀一盘”，没
曾想这一场 厮杀 ，竟杀得酣畅淋漓 ，待醒过神来 看
班车来 了 没有时 ，已 是次 日 清晨 日 上三竿 了 。这都
是得了 个 中 真趣的 。

大凡 下棋的 人 ，虽不敢断言都是得其真情趣 ，
但都极是爱好 ，嗜此不疲 。就是棋艺不入 流的 ，双
方都是臭棋篓子 ，一方将 另 一方早 已将死 ，还都仍
能下得全神贯注 一丝不苟 ，被旁观 者大 笑说破 ，这
才罢手抽烟 。

我曾 到一个 工程队 去 ，见这队上专门 为职工做
了几副木 质棋盘 ，双层板有木边 ，做工极是精巧 。
但禁 不 住 下 棋 者 出 手 很 重 ，一 子 落 下 “啪 ”地一
声，满 盘 棋 子 如 下 冰 雹 般 弹 跳 不 已 ，早 已 离 了 原
位，车 马炮相士卒混搅一盘 ，不分 了疆域 ，不辨 了
河界 ，但弈者仍 旧 下得孜孜 不倦津津有味 。

（ 新 作 点 评）《棋趣 》写 得好 ，好在文 章意
趣无 穷 ，文 字诙谐 幽 默 。读 到 会 心处 ，由 不 得哑
然失 笑 ：对 弈 者 的 专注 废 寝 忘食 车 去 了 不 知 ，旁
观者 的 热心 挨打遭骂 仍 不 肯 甘心 ，那一 位 不 让吃

“ 车”强 攥在手心 用 银元代 车 走 棋 的 悔 棋 者 ，可
笑而 又 可 爱 ，读 来 令 人 喷 饭 。文 章 写 到 这 样 程
度，可见作 者 功 力 。尤 其好 在这 是 一 群普 通 劳动
者，是 工程队 的 主 将 ，唯 有 这 一 份 固 执 ，这 一 份
认真 ，这 一 份 热 情 ，
工程 队 的 工 程 才 会 拔
地而 起 ，于 是 想 到 为
文：谁 说 非 得 唱 高 调
才是 好 文 章 ，敢 说 这
不是 讴 歌？这 不 是 主
旋律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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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里11时许 ，我们从北峰开 始向 东峰朝
阳台缓 行 了 。许是夜色保护的缘故吧 ，爬上那
段闻 名 天下的苍龙岭时竟不觉有 多惊险 。但到
云梯前 ，见四 周 黑压压的立 实了 游 人 ，而排队
轮到时定睛 看四 周 黑乎乎的悬崖 ，心一下子提
到了 嗓子眼 ，紧咬 牙关 紧拉铁链紧蹬坑窝静神
缓气着 总 算终 于爬上来 了 。人 是上来 了 ，但腿
肚子还在颤 。

小小 的 朝 阳 台上挤严了 观 日 出 的
人们 ，夜风吹着响哨 从松涛林海 中 呼
啸而来 ，冷得人忙拧开小瓶装 的 二锅
头咕咕咚 咚猛灌 几大 口 。好容 易 才从
人群的缝隙中 觅得一点可以容 身 的空
地，遂大喜 团坐 。不曾想竟再也没法
移动了 ，人与 人挤拥着把小小的 朝 阳
台盖 了 个 满 ，连 针 也 难 插 进 。不 多
久，腿脚 困乏得难受极了 ，疑心血也
正固 成块子不再流动了 。只好迷迷登
登地捶捶大腿 ，不敢入睡 ，只 闭 目 蓄
神地听 山 风的呼叫 。

不期 竟 有 人 喊：“太 阳 出 来
了！”全 台 的人都动了 ，哗哗啦啦地
乱响一阵后 ，所有 的 头都齐唰唰地面
东而望 ，依 旧 是黑乎乎的夜 ，大呼上
当再下坐时发觉有限的位子 也愈 发可
怜了 。机灵 者便说是 中 了计 ，被人声
东击西抢去了宝座云云 ，惹得满 山 笑
声充 盈开去 。看表才三点 多。“太阳
最早也得五点才能 出 来的！”旁边 简
易帐篷 中 租大衣的小伙 以权威的 口 气
十分肯定地说 。经这一折腾 ，死气的
朝阳 台又活了 。尽管人们蜷缩着或蹲
或坐地挤在一起 ，却兴致勃勃地描绘
起日 出时的壮观场景来了 。

未到 五 点时 ，陆续 有 人开 始 向 东 移动 寻找
观日 的 最佳位置 了 ，后 来越来越 多 的 人拥着挤
着面 东 而 去。“不敢挤 了 ，铁链子 都进 入 我的肠
子里 了。”前排 的 人被挤得 无 奈 ，大 声而不乏幽
默地大喊 。但这次呼喊却无人响应 ，人们定定地

看东 方 那片 黑 暗 中 似乎有 些 许的亮在动 ，又 似
乎不很 分明 。人们屏息张望 ，静得可 以听见 自 个
儿的心跳 。不知过 了 多少时间 ，正在人们双腿发
麻发怵 的时 刻 ，忽然 地平 线 上喷 出 了 少而又少
的微 霞 ，渐渐地大 了 ，成 为 条 状 的 云 霞 ，在黑 的
背景上 发着淡青的 ，又似橙黄的 ，还 像桔红 或绀
紫的 光 ，极慢 的 ，一 点 一 点地在 长起 来 ，好像有

意和苦 等 的 人开玩笑 。
这样持续 了 十 多 分 钟 后 ，那 光 带

又成 了 红色的云条 ，不 ，更像一片红 海
了。“那 是 东 海 哇！”有 人 解 释 道，“我
在泰 山 看 日 出时也有的。”暗红 色的 光
极争气 地在 亮着 生长 ，悄 然 向 上 舒展
筋骨 ，默然地远离着夜空 ，映得东 方一
片红 光 ，尽管下面还是无边的黑夜 。可
不大一会 儿 ，也许只有一二分钟 ，淡蓝
的晨曦 便幻 化成 了 亮蓝的 光晕 ，丝丝
缕缕地向 外伸张 着 。正有这时 ，猛地从
云霞 中 透 出 道 道 金 色 的 光 线 儿 ，纤 细
的如 手心 的 脉 纹 ，金 光 后 隐 约 着 有 团
橙红 的 大 圆 在 努 力 地抗 争着 ，极 艰难
又极顽强地抗争着 。飞快地 ，有一支光
条箭般 射 出 ，继 而 又 有许 多 光 条 纷 纷
辉映着熔亮的 圆 ，发 出 火 的 光芒 。在云
海涌 动相 撞 击之 中 ，太 阳 如啄 破壳 的
幼鸡样一 下子脱颖而 出 。须 臾 间 ，整个
朝阳 台 被 团 祥红 所包 围 ，我看 见 同 伴
的脸是红 的 ，身 影是红 的 ，连 铁链也红
着荡出 种吉祥来 。很快 的功夫 ，那些光
条消 散 了 ，大 片 大 片耀 人眼 目 的 光 堂
而皇之地簇拥着好不容 易也鲜艳无比
的朝 阳 在 东 方 笑 了 ，像孩 子 幸 福 的 笑
脸那般动人 。

“ 真是的 ，爬了 一半的 山 路而 日 出 却这么地
短。”同 伴抱怨说。“壮观 中 孕 育 着 苦难 ，苦难又
深藏着战胜 自 然后的大欢喜。”喜欢哲思的 芳芳
一语惊人。“对 呀 ，对 呀。”我在赞许时便觉这 一
夜山 路 没 白 爬 ，这 一夜 苦 等 没 白 费 ，这么 想着 ，
一夜的疲劳也早就没影 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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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些年说 ，随便捡起一块石子 ，就
可以击倒一个诗人 ，近些年 ，诗歌的 声
响日 趋 死寂 ，而 书 画家 的 炒 卖 声 又 此
起彼伏 ，在长安的 大街小巷 ，他们行色
颇有些像 当 年的诗 人 。但实话说来 ，真
正的诗人 岂是石子所能击倒 ？真正 的
书画家亦非借炒者的 口 舌 可 以 火爆 。

西安 火车西站有个钟小
平，此人 年纪轻轻 ，已 在书 法
界叫 得很 火 ，为保 国 粹 ，他绝
不让 自 己的书法作品随意招
摇过市 ，而是流至两个方向 ：
一是用 于对外交 流 ，日 本 、韩
国等 地均 有 他 的 作 品 ，这 些
被外 国 人收藏的书法价值又
岂止 是个金银问题？二是参
加国 内 各种大展 ，大赛 。钟小
平近些年 几乎成了 书法 界的
获奖 专 业 户 ，各 种 各 样 的 大
赛榜 上 有 名 ，而 且 大 多 是 冠
军席 位 。正 是这 两 个 方 向 上
的条 件 反 射 ，方 使 国 内 书 法
界对 钟 小 平 刮 目 相 看 ，以 奇
相待 。

没见 钟 小 平 之 前 ，就听
说钟小平能横 ，竖 ，正 ，反 ，从不同 的 角
度挥毫驱墨 ，且不影响 作品质量 。见到
小平 ，果 见其在纸上驰骋奔放 ，如入无
人之境 ，更 见其忽 儿清丽淡雅 ，忽儿质

朴古拙 ，信 手 甩 臂 ，便 江 河 滔 滔 ，飞 流
呼啸 ，或莺 语 狐鸣 ，似 有 若 无 ，酷似一
位老道 琴 师炫技 ，妙 音 绕栋而三 日 不
去。总之 ，钟小平在真草肃篆行皆有书
名，且 神 采 飞 扬 ，情态 酣畅 ，可谓潇洒
一书家呵 ！

钟小 平1996年 曾 回 汉 中 故 里 ，为
父老 乡 亲 举办个 人 书 展 ，这 是他
出道之 后 的 第 一 次 书 展 ，可 见 他
是重情之人 ；第二次书展在火车西
站，此展 乃是公开向职工群众学习
汇报 ，可 见了 小平是重义 之人 ；第
三次书展 ，是今春去圣地延安举办
迎香港回归个人书展 ，可见小平是
个重 责 之 人 。重 情 、重 义 、重 责之
人，则 为真人 ，而真人手下才能创
造出感人至深的艺术作品 。

还有许 多 的 虚衔和荣誉被钟
小平 锁 在抽屉 里 ，而 不 是动辄挂
在眉 头上 ，靠这些浮华招摇市井 ，
而是脚踏 实 地 的 做 人 。我于 炎 炎
夏日 邀二友人 ，去拜访钟小平 ，在
他的 书 斋 ，墙上挂 了 一竖幅字 ，大
家直 叫 好 字 小 平却默 不作 声 ，直
至众人讨得墨宝 ，即要离去 ，或者

聊天 。他才告诉我等 ，说墙上所挂 乃一
幅废字 ，并指 出 败笔之处 。我问何必如
此，他说我是挂在这 里警示 自 己 ，不要
重犯错误 。众人听罢 ，无不肃然起敬 。

高原 气 候
（ 散文 ） 文/陈 亚 华

秋空
这个秋天注定要粉碎一些什么再衍生一些

什么 。果实 、叶子在疾风里被一枚枚展 开 ，如
斯。

暮色 下 沉 ，鸟 儿 驮 着 许 多 看 不 见 的 东 西
“唧 ”的 一声 飞远 ，把这个季节最动人的细节

带去，但不是删去 。
你表 情 复 杂 的 站

在西 北 高 原 上 ，站 在
一首 首 民 歌 飞 翔 的 高
度上 ，固 执 的 将 一 种
秉性 放 在 泥 泞 的 黄 土
地上 。西 北 的 高 原 风 ，在 你 身 后 、在 你歪歪
斜斜 的 背 影 和 足 迹 里 回 旋 、笔 立 成一柱柱云
烟。秋空 的淡 泊给 了 你思索的 高度和空 间 。

秋天 结 束 的 时 候 ，一 枚 果 子 在 你 心 里 发
亮。于 是 所 有 和 你 有 关 无 关 的 细 节 ，都 弥 漫
出一种青黄相接 色泽和击撞的 音 响 。

冬空
这是 冬 天 ，这是 西北高原上的 冬天了 。
麻雀 从 未 曾 删 掉 的 书 页 里 探 出 头 来 ，鸣

叫、上 下 翻 飞 。于 是 天 空 中 便 有 了 某 种 气
候，有 了 某 种 节 奏 和 乐 章 。简 单 而 优 美 而 质
朴。于 是 西 北 高 原 上 想 象 的 领域便 被 一 种 灵
动丰满所充 盈 。

麻雀 在 冬 天 里 走 走 停 停 ，给 这 段 文 字 以
停歇 和 补 充 。麻 雀 被 一 种 姿 势 牵 引 ，达 到 一

种高 度 。其 实 它 站
立的 地 方 本 身 便 蕴
有某种 高度 。

围着 火炉闲谈 ，
屋子 里 的 人 们 只 偶
而望 望 窗 外 ，想 起

与天气有关 的 东 西 。
而西 北 高 原 上 的 冬 天 未 曾 停歇 ，它 与 麻

雀淋 漓 而 尽 致 地
扮演 一 种 角 色 。
鸣叫 或 者 上 下 翻
飞。

它们把一生 中
最珍 贵 的 东 西 埋
藏在这里 。

王部 长 住 院
（ 小 说 ） 文/张 延 安

人事 部 王 部 长 住院 的 消 息 在办公 楼里传开 了 。一
时间 ，相互询问 王部长病情 ，成为 下 午 上班后所有 同 事
的重要话题 。后经有关人士透露 得知 ，王部长是因 公住
院的 ：中 午 王 部 长陪厂 长 宴请上面 一要 员 ，席 间 ，王 部
长小心地挟 了 一块鱼 肉放入嘴 中 ，正 欲细品 ，却听到厂
长和 要 员 话语投 机不 约 而 同 的 大 笑声 ，王 部 长 本能 地
随声 “嘿嘿 ”了 两 声 ，怎料 ，由 于 突 然停止咀嚼 ，会厌软
骨关 闭 不严 ，一 根鱼 刺 扎 入 了 气管……王 部长 是 从酒
桌上被急送 医院的 。

于是 ，大家 对王部长 因 公 “遇难”，表示了 自 己 的 同
情：小 王 （前 两 年 大 家 习 惯 叫 王 部 长小 王 ）前年 调 到 厂
里，就看 出 他 是一个好 同 志 ，所 以调 入 第三天就被厂 长
破格 聘任 为 厂 办主任 。小 王 在 人们
的印 象 中 总 是 那 么 笑 容 可掬 ，如和
厂长 交谈时 ，总是两腿微叉 ，微笑 中
递上 一 根 “阿 诗玛”，然 后 保 持 十 分
的谦 虚 ，谨慎 认 真 地听着 厂 长 的 言
谈，只 是 偶 尔适时地 “嘿嘿 ”几声 。由
于小 王 工 作成 绩 突 出 ，第 二 年 又兼任 了 人事 部 部长之
职，可 王 部 长 （这 时 大家 大 多 称小 王为 王 部长 或 王 师 ）
还是 风 范 不改 ，每天早早进入办公室 ，并能经常 看到他
清扫 楼 道 的 身 影 。于 是 ，同 事 们 说 王 部 长 工 作 任 务 太
重，操劳 太 多 ，短 短 两 年 ，原本三 十 几 岁 的 王部长眼 角
出现 了 道道的 鱼尾纹 ，衰老了 许 多 ，但却有几 个不明事
理的 “小 字 辈 ”说那是王部长不注意美 容 ，常时间 的 “笑

容”所致 。
在王部长住院的 那 几

日，“请示 工 作 、了解病情 ”
的同志真是不少 ，当 深知王
部长病情已控制 ，且度过危
险期时 ，大家如释重负 ，奔走
相告 。一个星期后的晚上 ，王
部长康复悄然回厂 。

第二 天 ，王 部长还是早早上班 ，还是笑容可掬地和每
个同 事打招呼 ，只是 由 于一星期的离岗 ，案头压 下一堆的
事务 ：工作三十 五年 的 工会干 部老李打报告 申 请退休 ，并
期望 在农村 务农的 小 儿子 顶替 上班 的报告 ；分厂 小 黄 因

过早 和 娇 妻 “偷 越雷
池”提前情孕三个 月 ，
申请 生 育 指 标 的 材
料；办 公 室 秘 书 提 呈
的关于对追加招工指
标的 分 配 计 划 ；还 有

关于调整四 车间 领 导班子的审议文件稿……本来这些事
在住院前就应处理 ，可王部长 工作很忙 。王 部长将这些材
料，认真地翻阅 了 一遍 ，显 出 只有在办公室 里才少有的烦
躁，而后 ，很 熟练地在每份材料上写下了 平 日 最得意最潇
洒的 “同意 ”二字……

一于是 ，文有人说 ：“王部长再能 多 住几天 （医院），
那该有 多好啊 ！”

一份 别 致
渊远

幽静 的 夜 似 乎 已 不 再 有 了 ，
繁华 世 事 ，
在夜 晚 ，也 才 更 显 其 灿 烂 。

蓦然 ，
远远 传 来 阵 阵 箫 声 。
在这 霓 虹 之 中 ，
时隐 时 显 ，时 断 时 续 ，飘飘渺 渺 。
慌忙 闻 声 寻 人 ，
人却 无 踪 。

但我 依 旧 听 到 ，
远古 的 含 蓄 ，
现代 的 雅 致 。
心，更 舒 畅 ，
为那 喧 闹 中 的 一 份 别 致 ，
深夜 未 眠 。 假日　李 海 军

感
受
冬
天

（

散
文
）

文
/
李
海
青

西安的冬天在乍冷还热后 ，
如今真正来临了 ，其标志怕就是
那场 夹杂着些许雪粒的 “冷 ”雨
吧。反正这些天眼瞅着黄叶一片
片从树上凋落下来 ，又一层层地
覆盖了辛苦一年却不居功 自 傲的
大地 ，相反光秃秃的枝 丫 却桀骜
地指向 冬天的苍穹 ；而人们身上
的衣服 也一件件厚实起来 ，街上
人们的匆忙行色替代了往 日 “闲
庭信步 ”的惬意 。

西安今年的夏天 ，在季节的
舞台 上淋漓尽致地表
演了个够 ，人们 也早已
对其持久而又热烈 、奔
放的情怀感到烦腻 ，但
夏仍极不情愿 早早谢
幕，短暂的秋天似乎还
流露 着 余兴未尽 的 夏
的依恋 。可是季节终要
轮回 ，西安的这个冬天
毕竟还 是“犹抱琵琶 ”
试探性地蹒跚而来了 。
看来这 里的 冬天决不
似东 北 的 冬 天那样实
实在 在 ，实实在在恣意
飞舞的雪花 ，实实在在
笼罩 一 切的严寒 ，东北
的冬天让你在欣赏 其
圣洁 的 同时感 到 其冷
若冰霜的一面 。西安的
雪花 是随着 雨 滴谨慎
地下 落 ，一 旦 感 到 人 们 的 目 光
就快 速 低 下 头 ，转眼 投 入 大 地
的怀抱 ，倾刻间 化作雨滴 ，我猜
不透这 泪 似的 雨滴 是雪花对大
地的 感 激 ，亦 或 是雪 花 对 这 个
世界 的 失望？这 里的严寒 也不
是蛮 横 地 让 你 俯 首 称 臣 ，而 是
温情 中 给 你 感 受 ，让 你在可 以
忍耐 中 体味到 对 方 竟 也是如此
彻头彻 尾的威 严 。

世界 真 是 奇 妙 ，不 同 地 方
的同一个季节竟有如此截然不
同的 表 现 ，而 即 使 是 同 一种 表
象也 竟 会有如 此微 妙的 不同 感
受，使 你不得不感叹大 自 然 的
造化 。如 果 说 冬 天 在 东 北 是 个
盛年 又 盛 情 的 女 子 ，成 熟 、坦
诚、美丽 、自 觉 ；那么 ，西安的 冬
天就应 该是个 多 情又 羞涩的 少
女，娇柔 、狡黠 、俊致 、掩饰 。

今年 盛 夏 的 八 月 ，我 从 东
北只 身 来到闷热 中 的 古城——

西安 ，一 晃 四 个 月 的 时
光已 逝 ，从 走 出 学 校 踏
入社 会 到 现 在 ，在 适 应
一个 新 环 境 的 过程 中 ，
不免 有 一 点 点 的 新 奇 ，
但也 夹 杂着一点点的失
落，而 今 这 样 的 心 情 随
着渐渐对周 围事物的 熟
悉而渐渐平和 了 下来 。

西安的 这个 夏季 如
今也 已 成 为 过 去 ，东 北
的冬天 也被万水 千 山 阻
隔在 遥 远 的 黑 土地 上 。
思念的手还 会 偶尔触及
记忆 的 往 昔 ；感 情 的 绳
丝还 会 在 当 初的 喜怒哀
乐、恩 恩 怨 怨 中 纠 缠 不
清；剪不断 ，理还乱的思
绪也 常 侵 袭 着 我 。我 的
确感 到 情 感 割 舍 的 残

酷，现实坦 诚 的 辛 苦 。然 而 ，西
安的 冬天 也终 究 是来临 了 。

首次 面 对 西 安 的 冬 天 ，我
感到 有 些惘 然 ，但是 ，我想是冬
天就 自 会有冬天的风景 ，自 会有
冬天的韵致 ，也 自 会有这儿冬天
里特有的故事 ，我将用感受故 乡
冬天的真情 ，用感受生命中真善
美的 灵 魂 去感受你——这 已经
到来的西安的冬天 。

春日 随 笔
陈军

春晓
有丝 丝 芬 芳
轻轻 掠 过 睡 眠

这就 做 了 个 好 梦

梦醒 时 分
小草 青 青
落花 三 三 两 两
小雨 中 听 到 鸟 啼

是鸟 语 还 是 雨 丝
淋湿 了 梦 境

春鸟
那些 久 远 年 代 的 草 垛 上
几只 半 睁 半 闭 着 眼 的 麻 雀
看远 处 的 风 景 漫 过 来
不惊 不 跳

未及 被 鸟 们 啄 食 的
陈年 麦 粒 草 籽 儿
任着 性 子
稍不 留 意
就长 成 了
绿茵 茵 的 春 天

词性

老师：“你 们谁 知 道，‘鸡 蛋 ’
这个 词是什么 词性？”

学生：“这 要看孵 出 的 是公鸡
还是母鸡 了。”

如何处 置
算命 先 生对 一个女 人说 ：“你

的爱 心 高 照 ，就要 和 一 个 高 大 削
瘦的 男 人结婚 了。”

“ 那 么 ，”女 人 说 ，“我 那 个 又
矮又胖的 丈夫怎么办？”

落
雨
的

心

情

（

散
文
）

文
/
廖
强

窗外 ，冬 雨沥 沥 ，聆听雨点清脆地敲
打窗棂 ，就像是敲打着我郁悒的心坎 ，唤
起我沉沉的 思念 。

你说 一 定 要 去远 方 ，那 里 有你的 青
春和 梦想 ，你要去实现 自 己 的诺言 。你走的时
候是 在 春 天 ，草长莺 飞 的 三 月 ，桃红 柳 绿 。你
说这个季 节远行一定意味着成功 ，我相信 。你
说今 年 一 定 要 出 去 闯 一 闯 ，趁 着
年轻 ，我理解 。你说我永远 会记着
你，你一定 等我 回 来 ，那一刻我竟
泪流满面 。

小小 的 站 台 ，挤 满 了 去远方
的人 儿 。男 孩 女 孩 都 显 得 那 么 兴
奋，远 方 不但 对 你 充 满 了 诱 惑 也
包括他们 。随着 汽笛一声长鸣 ，火
车缓 缓 起 动 ，就 要 离开这 座 我们
朝夕 相 守 的 山 城 。你挥 舞 着 纤 细
的小手，就这样离我而 去……

这已 是 你的 第 十 一封 来 信 ，知道 你 已 经
看到 大 海 和 你寄 给 我在 海 边 的 照 片 ，那 美 丽

的笑 靥飘逸 的 长 发依然 没 有改 变 。那个带你上
山采撷野花 ，在小河里捉螃蟹 ，为你做纸鹤深爱
着你的 男 孩 ，你说你爱他一如从前 。每每看到这

些滚 烫 的 话 语 ，我 多 么 希望 能马 上 飞
到你的 身边 ，与你共 同 在海 边 浪漫 。

然而 ，你说海边并不浪漫 ，远 方 也
不是 美 丽 的 天 堂 。你说你 很 怀 念 从 前
的生活 ，等到明 年春天你一定 回 来 。

于是 ，我每天计算你的归期 ，只是
离春天还比较遥远 。

窗台 上 的 那 盆玫 瑰 ，此时 在 冬 雨
的滋润 下 更 显娇 魅 。那 是在你走 的 那
天，我特 意买 下 的 ，每 天 精心呵护 ，它

终于开放了 第一朵红 色的花 。我至今珍藏着 ，等
你回 来时送给你 。虽然花早 已枯萎 ，但它却表达
了我对你长长的思念和爱恋 。

远方 杨德 盛

你也 许 想 过
过去 将 永 远 属 于 沉 寂
但当 信 风 敲 响
季节 的 心 扉
遥远 的 梦
也在 记 忆 那 不 肯 沉 默 的 根 上
返青

枝头 被 春 天 写 红 了
故事 年 年 燃 烧
你如 潮 的 心 思
在杜 鹃 啼 血 的 呼 唤 中
起伏

季节 在 悄 悄 地 转换
凄风 苦 雨 中 的 “毋 忘 我 ”
是否 还 在 萋 萋 地 守 望

一个 失 落 的 主 题
被日 子 无 情 地 重 演
撒向 窗 外 的 期 待
总让 断 桥 的 影 子 迷 蒙

剪不 断 的 梦 里
一条 小 路 蜿 蜒 远 去
你听 到
清亮 的 鸽 哨
划过 天 穹

豆腐串里的爱情
（ 小 说 ）　文 /王 国 华

那时候杨光正 和严倩热恋 。每天 傍晚 ，杨光就骑
着那辆崭新的 山 地车去接刚下班的严倩 。严 倩坐在车
后座 ，轻风吹动她的裙裾 ，象一只蝴蝶在飞 。

严倩爱吃豆腐串 ，杨光带她到 自 由 大路路边的一
个小摊旁去吃 。看摊的是两位老人 。老大 爷沉默寡言 ，
静静地坐在 后 面收钱 ，找钱 ，还 帮着生 生 火 ，添添水 。
大妈 在前面用 竹签穿豆腐 串 放进锅 里 ，等煮 透 了 ，再
拿出来刷上辣椒油 ，装进盘子里递给杨光和严倩 。

那两位 老人头 发都有些
白了 ，脸 上 是 层 层 叠叠 的 皱
纹。他 们 做 的 豆 腐 串 好吃极
了，严 倩 一 次 就能 吃掉 十 几
串。每 当 这时 ，大妈就慈祥地
看看 他 们 ，笑 着 说 ：吃慢 点 ，
再喝 口 汤 。

严倩把 头靠在杨光 肩 上 ，一边一 口 一 口 地吃 ，一
边和大妈聊天 。杨光就那么疼爱地看着她吃 。

严倩问 ，大妈 ，您和大 爷结婚 多 少年 了 ？大妈就
回头瞅 大 爷 ，大 爷拍拍手上的灰 帮她回 忆 ：是大跃进
那年吧 ，嗯 ，快四十年了 。

杨光 说 ，大妈 ，你们过得很 幸福吧？大妈 说 ，嗨 ，

什么幸福不幸福的 ，我们那时候可不像你们现在的年
轻人 ，两个人牵着手逛大街 ！

四个人都笑了 。
杨光和严倩心里都很羡慕两位老人 ，他们可以想

像得 出 ，两位老人 的 生活不怎么富裕 ，要不也不会靠
到大街上卖豆腐串过 日 子 。但是他们能够相互扶持着
走过风风雨雨的四十年 ，他们看上去是那么默契与和
谐，这里面包含着 多少值得令人咀嚼的人生况味啊 ！

严倩把头 靠 在杨 光 的 背 上 ，问 正 费 力 地蹬 自 行
车的 杨光 ，你说 ，我们能像那两位老人那样相爱 四 十
年吗 ？

杨光憨憨地说 ，我不知道 。
严倩就捶他的背 ，撒娇道 ，不嘛 ，人家 叫 你说能 。

你说嘛 。

杨光就说 ：能 ，能 。
那是个 美 好 的 夏天 ，杨光 和严倩每天都到那个

小摊旁 去和两位老人聊天 ，闲侃 。与其说他们是在吃
豆腐 串 ，倒 不如说他们是在享受一种美妙的氛围 。那
种氛 围 是他们四个人 共 同 制造的 。

美好的 日 子就像云 彩 。风一吹来它 就要散了 。黄
叶飘零 的时候 ，杨光和严倩的爱情发 生 了 危机 。其实
也没有什 么 原 则性 的 大错误 ，隔膜就像 虫 子 一样钻

进裂缝 ，并在 里面产 卵 繁 殖 。杨 光 给严 倩打 电话 ，
严倩也不接 了 。杨光就也不去找严倩了 。他们再没
去过那个卖豆腐 串 的小摊 。

北风呼啸着 吹 走 两 百 天 的 温 馨 。那天严倩终
于把杨 光 约 出 来说 出 想分手的 念头 。杨光 沉默地
接受 了 ，注定要流走的 东西谁也 无 法挽回 。但严 倩
还是流 了 泪——毕竟是共同 走过一段 日 子并付 出

过啊 ！
杨光跌跌 撞撞地沿 着 自 由 大路 往 回 走 ，一根被

风吹 断 的 树枝 落 在他 的 身 后 。这时他忽然 听到一阵
撕心裂肺的 叫 骂声 。他抬头一看 ，不禁愣住 了——

在那个 卖 豆腐 串 的小摊旁 ，那个 老头 儿正揪着
老太太的头发抽打 ，盛豆腐 串 的锅倒在地上……


